
一、洋商之死 

 

  聽到高思宓老爺自殺的事，是在滬尾公館口的渡船頭。 

 

  那天陰沉沉的，風也很悶，滾滾烏雲將七月初又溼又悶的熱浪鎖在滬口，天光滯留在雲

影間，使天空連同遠方的海，都泛出一層險惡的淺白。我與大兄帶著工人到渡船頭，是午時

過後的事，要將大稻埕來的貨物運回廣春行。公館口的渡口多半由木板與竹枝搭成，零零落

落的，沿著河岸橫出好幾座，沒什麼秩序。但往下游看，烽火街上的碼頭跟我們不同，都是

洋商砸了錢建造，由堅硬的石材砌成。河口外正好有輪船要進港，一開始比芥子還小，不知

不覺間，那金屬的船身就看得清楚了，即使如此，這遠看不過拇指大小的東西，其實比什麼

都高大。小時候，我跟阿兄偷偷溜到烽火街偷看輪船，就被這洋人發明出來的東西嚇到說不

出話，想跟其他人說，都沒有可以比附的詞。不過現在也習慣了。「滬口飛輪」被稱為淡北

八景之一，對我來說，只是家鄉的日常風景。 

 

  運著貨物的船逐漸靠岸，撐船仔人吆喝著，船工圍過去，彼此接力從船上運下貨物。擁

擠的舟楫在波濤中擺動，汗臭味在悶熱中蒸騰，海鳥低空鳴泣，像蓋頂的不祥之兆。我清點

貨物，用臺灣人間罕見的鋼筆在紙上紀錄，這時，撐船仔人忽然跟大兄說了那個轟雷掣電的

消息。 

 

  「頭家，聽說那個洋番高思宓尋短了是不是？」撐船仔人說。 

 

  我猛然回過頭，心臟「怦怦」地跳著。我沒聽錯吧？高思宓老爺尋短？ 

 

  「呵，你消息真靈通。是啊，我也聽人說了。」 

 

  「這種事情在我們走船人間都傳得很快啦。聽說他是喫砒霜？風聲一大早就傳到大稻埕

啦！大家都在說。唉，可惜那高思宓一世英名。但他會死，也是報應啦！」 

 

  聽他語氣，竟有些不屑高思宓老爺，讓我怒火中燒。我手上這支鋼筆，就是高思宓老爺

送的，雖然剛聽到這消息，心裡也有閃過「以後墨水怎麼辦」這種小事，但廣春行跟高思宓

家的關係，並不僅僅是點頭之交，大兄應該喝止他才對。 

 

  「是啊，我還聽人說他自殺是便宜他了。他不自殺，高腳仔也會殺他，真是報應不

爽。」大兄嘻皮笑臉，我心頭一震，有種受到背叛的感受，他怎會這麼說？撐船仔人聽了頗

為得意：「是不是？你們滬尾人都這樣講，就沒錯了啦。」 

 

  「當然啦，原本跟他關係好的行號都沒在來往了，除了那些洋番。說真的，誰不怕給捲

入報應啊？只是那些洋番不懂。」 

 

  「沒證據別亂說，高思宓根本不用養金魅害人啊！」我忍不住大聲反駁。撐船仔人嚇了

一跳，尷尬地看向別處，我瞪著大兄，但大兄不動聲色：「堯仔，你事情做完沒啊？做完了

跟我說，我們就回廣春行。」 

 

  「還沒，但大兄你不該──」 

 

  「那你手腳俐落些！真會拖拖拉拉。」大兄不耐地揮手，接著立刻輕聲跟撐船仔人講



話，像在示好。我氣惱地迅速清點完，大聲說「好啦」，心裡鬱悶之極。大兄歡快地說：

「多謝，堯仔。感謝喔，頭家。」 

 

  「不會啦。抱歉喔，少年人，我是不該亂講你們滬尾的事啦，確實我是沒這麼瞭解。失

禮啦，別生氣喔。」撐船仔人不好意思地說，並撐篙將船推離岸邊。我雖想幫高思宓老爺辯

護，但死訊帶來的悲慟讓我提不起勁。怎麼會呢？高思宓老爺怎麼會自殺？大兄發號施令，

要工人們抬起貨物，我默默走到最前面，朝九崁街的方向走，大兄從後面趕來。 

 

  「堯仔，你別生氣啦。」 

 

  「你為什麼這麼說？」我低聲質問。 

 

  「那是因為──」 

 

  「別人講高思宓老爺的壞話，你不幫他說話，還說是報應。你是不記得他對我們邵家的

恩情嗎？」 

 

  大兄不知道我多生氣，他一臉無奈：「我知道你不高興，但跟你說，現在滬尾街上的人

都是這麼想，你要跟大家不同嗎？這種時候幫高思宓講話有什麼好處？」 

 

  「這是恩義的問題。大兄你是要忘記家訓，做不懂得恩義的人了？」 

 

  「你講的恩義也是你小時候的事啦！這麼多年，我們早就互不相欠了。」 

 

  「我……真不敢相信你這麼說！你要不要在阿爸面前說試看看？當年要若不是高思宓老

爺幫我們的忙，現在廣春行還能在滬尾安居樂業嗎？平時就算了，但高思宓老爺他……他尋

短了耶！人死為大，哪有這樣落井下石的！」 

 

  我越講越激動，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明白大家是怕被妖魔鬼怪作祟，不敢與高思宓老爺

往來，但高思宓老爺這麼多年來，難道不是個樂善好施的大好人嗎？怎麼「金魅」的傳聞一

出現變就這樣！不理會他就算了，還嘲笑他的死是怎樣！ 

 

  「我知道，我知道。」大兄摟住我肩膀，把我當小孩哄，但我用手肘把他架開，他無奈

地說：「我是真的很抱歉，堯仔。但我是怕舊事再發生。你要相信我，這時說高思宓好話沒

什麼好處，等風頭過了，我們再講他做的好事，還他清白，好不好？」 

 

  聽他這樣說，我就心軟了。我知道「舊事」是什麼，也難怪他有這層顧慮，有段期間，

邵家被整條滬尾街當成敵人。那是西仔反時候的事。當時我才六歲，記得的事情不多，只記

得一件事，有次我在大街，有個不認識的大人指著我說「他老父就是那個勾結番仔的人」，

看我眼神像看垃圾一樣，我連忙逃回家，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出門。 

 

  光緒九年，皇帝跟法蘭西開戰，原因我不清楚，不過隔年有場戰役，就發生在滬尾。法

蘭西軍隊對岸上開砲，每次開砲，家裡人就靜下來，阿爸低聲叫我們別擔心，阿母則走來走

去，雖然安安靜靜，卻不停找事做。那段期間，臺北陷入狂熱，滬尾雖然還好，但各地都傳

來排洋之聲，教堂被拆毀，民眾騷動。滬尾人長期跟英商、德商往來，不像其他地方，將洋

人都當成同一國，偏見不深，但對出賣情報給法蘭西的人，就沒這麼寬容了。 



 

  有人說英商德約翰勾結法蘭西軍隊，後來發現是栽贓，栽贓者斬首示眾。這不算罕見，

但我們怎麼也沒想到，這種事竟會給我們遇上。就在孫將軍與法蘭西軍隊對峙激烈時，有人

散布廣春行勾結法蘭西軍隊的謠言，說我們提供法蘭西軍隊物資，還出賣孫將軍的情報。 

 

  那全是莫須有的事。我們廣春行哪知道什麼情報，更遑論出賣！但仇視漢奸的風氣讓滬

尾人開始抵制廣春行，我們的貨物被潑糞，漸漸也沒人賣貨給我們。明明沒證據，但直到戰

爭打完，廣春行還是乏人問津，斷了我們生路。 

 

  後來我們聽說，造謠者是為了一件雞毛蒜皮般的瑣事栽贓我們。他在衙門辦事，又是不

少人的債主，便要脅那些人散布謠言，最後被滬尾義俠「高腳仔」所殺，栽贓邵家的事才洩

露出來，但或許是尷尬、慚愧，滬尾人還是無視邵家。這時，高思宓老爺寫給阿爸一封長

信。據阿爸說，那封信極為懇切，但就算高思宓老爺對邵家深表同情，也無法直接援助。 

 

  我們都瞭解原因。 

 

  溫思敦．高思宓與在地人關係極好，不只娶臺灣人作妻子，自己也講一口流利臺灣話，

連買辦都不用。即使如此，他終究是洋人。邵家有漢奸嫌疑，若高思宓光明正大地給予援

助，恐怕會引起不必要的懷疑。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世間毫無道理。阿爸說，那些攻擊邵家的人雖於心有愧，卻拉不下臉

承認，若高思宓老爺援助，那些人便會找到為自己開脫的藉口，甚至散布更多不利於邵家的

言論。 

 

  人世並非依循著良善與道義運行。 

 

  但若只是如此，高思宓老爺也不用寫信來了。他在信裡頭說，雖不能直接援助，但能私

下借一筆錢應急，並運用人脈，讓別的行號重新與廣春行往來交易；人們心裡有愧，只是拉

不下臉，但若有什麼理由，就另當別論了。這當然是雪中送炭！他也確實給了其他商行與邵

家破冰的理由，讓邵家重獲生機。這一切都是暗中進行，換言之，他不是為了名聲。 

 

  我不禁覺得，這才是俠客典範啊！相較之下，滬尾街上那些口口聲聲嚷著「漢奸」的

人，難道比高思宓老爺更正直嗎？西仔反後，因為牲口踐踏雙方將士的墳墓，高思宓老爺甚

至出錢建了一間萬應公廟，專門收容那些屍首。像他這樣的洋人，竟配合臺灣人的風俗，建

了臺灣人的廟，不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一直尊敬他。 

 

  大兄跟我不同。他當然知道高思宓老爺幫了什麼忙，但西仔反那時，年幼的我只需躲在

家裡，阿爸和大兄卻要直接面對滬尾街上的閒言閒語。他說「怕舊事再發生」，裡頭有我難

以體會的恐懼，我無法苛責。 

 

  見我沒回話，大兄拍著我肩膀，低聲說：「而且，堯仔，現在不是我們滬尾人鬧不同意

見的時候。我們可得團結起來啊！滬尾人必須團結，時代不同了。」他看了一眼大街。 

 

  時代不同了，這幾個字的意義沈重地壓在我肩上。 

 

  剛剛沿著九崁街往山上走，從這裡往下看，宏偉的福佑宮挺立，對著淡水河，大街兩側



街屋雖還是漢人風情，景色卻已約略不同。這些年間，新興設施如郵便電信局、辦務署紛紛

建起，去年滬尾水道完工，還從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提供「自來水」；新生活毫無預警地侵入

進來，這都是日本人帶給我們的。 

 

  我們已不是活在光緒年間，而是明治年間。 

 

  現在是明治三十三年。 

 

  自清國割臺，已過五年了。這五年間多少風風雨雨，都逐漸平息，就連頑抗的簡大獅，

也在今年初被清國抓住，移送給總督府處死。他被處死那天，滬尾瀰漫著悲痛的氣氛，誰都

不敢聲張，怕被日本人注意。雖然我曾進「國語傳習所」學習日語，也明確感覺到了……日

本人跟我們終究不同，我們無法共享同一個世界、同一份情感。 

 

  不是說我們是「敵人」。在「住民去就決定日」後，邵家就決定要當日本國民了。但我

們依然不同。我們是…… 

 

  不，恐怕我們什麼都不是。還什麼都不是。 

 

  但大兄說「滬尾人」，具體上又是什麼呢？那些在日本人來以前就佇立著的洋行，就不

是滬尾人了？明明早在我出生前，他們就在那裡了。 

 

  要是聽到大兄的話，高思宓老爺會怎麼說呢？當初曾義舉贊助邵家的他，是否會同情、

理解這種情況，笑著對大兄說：「對，別接近高思宓洋行」？ 

 

  我不知道。 

 

  「頭家，是要在這停多久？」這話是運貨物的工人說的，我與大兄停在這裡，顯然已讓

他們不耐。「急什麼？不會少給你們錢啦！」大兄喊道，接著拍拍我的肩膀，繼續前進。明

明是又悶又熱的七月天，河風卻帶著悲涼，我跟了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地思考，厭惡著遺棄高思宓老爺的人們。 

 

  我忍不住想，其實高思宓老爺不是自殺，而是被「金魅」害死的。當然，這想法毫無道

理，滬尾街上，每個人都說是自殺，但我怎麼也無法想像他會選擇自殺這條路。 

 

  雖然已上了年紀，高思宓老爺還是非常有活力，與臺灣人親近的他，有時也找我跟大兄

到他的宅子裡聊天，我們坐在花園，看著淡水河，喝呂阿伯泡的烏龍茶，我身上的鋼筆，就

是其中一次他送我的禮物，據說是高級品，記帳時比毛筆方便許多。他說的沒錯。 

 

  高思宓老爺總是炫耀年輕時的冒險生涯。他初到臺灣時還遇上船難，差點上不了岸。即

使在臺灣的生活從厄運開始，他還是闖出了一片天地。在我眼中，他總是樂觀地迎向所有挑

戰，這樣的人會選擇自殺？我難以想像。 

 

  但是，近來發生在高思宓大宅的一連串不幸，神智再清明的人也可能被逼瘋。或許高思

宓老爺再也無法忍受那些關於「金魅」的指控。我無法想像高思宓老爺的壓力有多大，但如

果他是因此被逼上絕路，那麼……說是被「金魅」害死的，應該也不算誇大。 

 



  金魅。我聽長輩說過這種鬼怪。傳說中，祂會幫人做工，只要供奉祂的牌位，就能命令

金魅。要請祂插秧，示範給祂看，一個晚上就能做好。要搬運貨物，只要從起點搬到終點，

祂就會把全部的貨物都搬過去。只要供奉金魅，家裡永遠一塵不染，因為金魅厭惡髒汙。 

 

  但作為代價，金魅每年都要「吃人」。 

 

  怎麼吃人？有人說，只要讓人吃金魅的唾液，那人就會衰竭病死。也有人說，只要把人

帶到金魅住的房裡，那人就會徹底消失，只剩下頭髮和衣物──這，就是為何人們會謠傳高

思宓老爺「養金魅」。 

 

  從五月開始，高思宓家就被捲入某個醜聞。現在想來，還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短

短兩個月，有三個人在高思宓大宅失蹤，還是在不可能離開的情況，沒人看到他們離開大宅

就算了，房間還被鎖上，最怪的是，房間裡留下失蹤者的頭髮和衣服。 

 

  他們要怎麼離開鎖上的房間，本就難以解釋，留下衣物就更奇怪了，難道離開前，他們

還特別剃掉頭髮、裸體逃離？但這些跡象與金魅傳說完全一致，所以謠言很快在滬尾街上流

竄：是金魅吃了他們！人們又驚又懼，不但不敢接近洋商根據地的烽火街，也跟位於新店街

的高思宓大宅保持距離。恐怖如海霧般瀰漫滬尾街，而金魅傳說竟與洋商聯繫在一起，也帶

起複雜的仇洋情緒。 

 

  但我不信。 

 

  人們會養金魅，不就是為了免錢的勞力？要是邵家養金魅──雖然我們不會這麼做──當

然就是要省下雇工人的錢。但高思宓家缺這個嗎？有缺勞力到需要養金魅？ 

 

  更何況讓金魅吃人，一定是偷偷做，怎會像現在這樣弄到人盡皆知？但坊間也有一種難

以反駁的詭論，說高思宓終究是洋人，不懂怎麼養金魅，才造成金魅自行吃人。根據傳說，

金魅一年只需吃一人，至今已吃三人，若真是金魅，想必有什麼意外。 

 

  說到底，高思宓老爺那樣的人，本就不會動金魅的念頭才對。 

 

  「他會死，也是報應啦！」 

 

  我想到撐船仔人的話。 

 

  這算什麼報應？被義俠「高腳仔」殺死是報應，但高思宓老爺可是一位風度翩翩的長

者！他做過什麼壞事？但面對那些傳言，我卻連為高思宓老爺辯護也沒辦法，畢竟，我不明

白那些人為何消失。據說養了金魅的人不會有好下場，現在他自殺而死，彷彿落實了悠悠之

口，更讓我不甘。 

 

  難道高思宓老爺自殺，事情就算完了？大家嘲弄高思宓老爺的死，同時也鬆了口氣，但

要是真相並非如此呢？譬如說，其實不是他，而是別人養金魅，那是不是還會繼續吃人？ 

 

  不知為何，我心中閃過某個奇怪的想法── 

 

  位在事情中心位置的高思宓老爺，或許是唯一能對抗金魅的人。 

 



  但他已經死了。 

 

  事情會不會更糟？懷著這種恐懼，我在床上翻來覆去，還將被子踢到床下。夏夜的蚊子

令人煩悶。不知掙扎多久，我才在鋪天蓋地的蟲鳴聲中睡去。 

 

 

 

 

 

 

 

 

 

 

 

 

 

 

 

二、天上聖母的委託 

 

  淡水河邊，平凡靜謐的港口風景，令人感到鬆懈。河川對面，觀音山頂在月光下閃耀著

銀光，彷彿積著薄薄的雪。河水承載著閃亮的星光，像無數銀白色的魚在水面跳躍，「嘩啦

嘩啦」的聲音迴盪在遼闊的河口，像是有人在遠方洗衣服，渡口的舢舨彼此碰撞，發出不規

則的，有如木魚般的聲響。 

 

  我是何時站在這裡的？先前的記憶像在迷霧中，我試圖回想，但腦袋裡有種渾渾噩噩的

寧靜，就像有人把手伸到我頭裡摸索，把不安的思緒扯出，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坦然

沉在心內，讓我不想思考。 

 

  忽然，一陣舒服的香氣傳來，是廟裡的香煙。我回過頭，福佑宮在不遠處。奇妙的是，

在這被月光染成銀白色的夜裡，只有福佑宮散發著朦朧的七彩之光，彷彿有條龍蜷曲於廟簷

上，緩緩游動。看到這樣的景色，我毫不恐懼，反像是被福佑宮呼喚，朝它走去，踏上廟

埕。 

 

  那裡有個熟悉的人影。 

 

  正門香爐旁站著一名少女，她穿著樸素的淡紫色大裪衫，在廟裡輝煌的光彩中低著頭，

有種惹人疼惜的可愛，又讓人感到神聖而遙遠，彷彿畫裡的人物。一看見她，我心頭升起溫

暖與喜悅，加快腳步喊道：「順妹！」 

 

  她叫盧順汝，雖然一眼看上去瘦弱安靜，在我們滬尾街可是赫赫有名。她被稱為「媽祖

娘娘化身」，天上聖母賜了她神通力，能聽見數十里外的聲音；風雨要來，她能阻止別人出

海，若發生船難，也能聽得到呼救。當年，我就是這麼被她拯救的。除了我以外，滬尾地帶

被她拯救過的人，可不在少數。 

 

  我來到她面前。 

 



  「順妹，怎麼回事？我記得自己睡著了，怎麼一轉眼便到了此處……」話沒說完，我便

啞住了。她看著我的眼神帶著距離，我很清楚這距離，私下相處時，她不是這樣的態度，現

在的她── 

 

  是「媽祖娘娘化身」。 

 

  「阿兄，請你莫慌。這確實是夢，是媽祖娘娘請你來的。」 

 

  少女客客氣氣、一板一眼地說。我大吃一驚：「媽祖娘娘？」這時，我眼角餘光瞥到了

正殿，不禁震懾於眼前的景色。正殿裡，一位身穿華服的女子不怒而威，身上每一寸衣服與

裝飾都發著光，像晚霞一樣多彩多姿。那些光照亮整個正殿，連寫著「翌天昭佑」四個字的

匾額都光彩奪目。一時間仙氣蒸騰，檀香芬芳滿溢而出。 

 

  是天上聖母！我跪下參拜：「弟子邵年堯，拜見媽祖娘娘。」 

 

  「免多禮。」聖母的聲音溫柔又有威嚴。祂剛說完，我便被一股力量托起，毫不費力地

站直。這就是神明的力量？我訝異地說不出話，心裡有些感動，也不無惶恐──為何天上聖

母找我？ 

  

  「邵家的孩子，你進來吧，不必隔這麼遠。」聖母在金光中微笑招手。我連忙從龍門進

去。廟門到正殿還有段距離，這樣談話確實失敬。順妹跟著我，接著站到祂身旁去，像服侍

祂的侍女，沒半點不安。 

 

  「敢問媽祖娘娘召見弟子何事？」我躬著身，不敢抬頭。 

 

  「我有事要請託你與順汝二人。當然，你若不願，可以拒絕，我不會勉強。」 

 

  祂說得平靜，我卻愈加不安，「請託」兩個字太沈重了，我只是凡夫俗子啊！才這麼想

著，這番心情已脫口而出：「媽祖娘娘神通廣大，弟子有何事能代勞？啊……不不，弟子不

是不願為媽祖娘娘效勞，只是……呃……實在是因為弟子無能，不知能幫娘娘什麼……」 

 

  我慌了手腳，聖母笑了：「你別緊張，想問清楚也是當然，但你說我等神明神通廣大，

只對了一半。這世間是混沌元氣所生，陰陽變化、天地感應，確在神明掌握之中；但人世間

的事，終究只有人們能解決，所以當我們要介入人間事，有時需透過凡人，如此而已。」 

 

  祂的聲音好溫暖，讓我冷靜下來。原來如此，就像擦拭神像，也要由凡人來做吧？神明

總有些瑣事要凡人代辦，我要做的事，或許也只是這種程度，我想得太嚴重了。但天上聖母

究竟要介入什麼、又為何找我和順妹？我偷偷看順妹一眼，她低著頭，沒看向我，但不知為

何，僅僅是看著她，我便感到了勇氣。 

 

  「弟子明白了。敢問媽祖娘娘要弟子幫忙何事？」 

 

  「並非什麼大事。我問你，邵家是否會出席溫思敦．高思宓的喪禮？」 

 

  我大吃一驚，忍不住反問：「什麼？」 

 

  「你應知曉高思宓洋行的主人溫思敦於今日過身之事，以邵家與高思宓家的交情，應會



收到白帖。汝等是否有打算參加喪禮？」 

 

  為何天上聖母會忽然問起高思宓家的事？我既緊張又不安：「稟媽祖娘娘，弟子也無法

肯定，因為金魅作祟的傳聞，家兄暫不願與高思宓家往來，家父在南部談生意，無法為此事

下判斷，雖然弟子也覺得家兄這麼想很不厚道，但……」 

 

  一時間，我竟不知道怎麼為大兄開脫。 

 

  「喔，是這樣。」天上聖母頓了頓，見我無地自容，溫和地笑：「邵家的孩子，我非是

要責怪誰，你放心。我明白了。但若我請你代表邵家參加，你是否願意？」 

 

  「什麼？」 

 

  「這便是我的請託。邵年堯，我希望你能帶著順汝出席，並於席間代我調查一樁事。」 

 

  「調查……什麼？」我感到事情比我想的重大。 

 

  「我想知道，這段期間高思宓大宅中發生的怪事，究竟是不是金魅所為？若不是金魅，

又是何人，基於什麼理由要嫁禍給金魅？我要請你調查此事。」 

 

  我大吃一驚，半晌說不出話。 

 

  為何天上聖母要調查金魅？不，在此之前，連祂也不知道高思宓大宅神秘事件的真相

嗎！我忍不住說：「媽祖娘娘，您也不確定那是不是金魅吃人嗎？」 

 

  天上聖母輕嘆：「看來很像，但不太可能。一開始我未關注此事，便是因為認為不可

能，事到如今，我待要瞭解，卻已遲了。」 

 

  「為何不可能？」 

 

  「因為當今之世，金魅這種鬼怪早已死絕。就算還有倖存，也虛弱無力，不可能這般頻

繁吃人。」 

 

  「這是怎麼回事？」 

 

  我如在五里霧中，天上聖母沉默片刻，緩緩說：「……也是，要委託你，便不能不讓你

明白後背原委。坦白說，我關注金魅這種魔怪，已有百年，因此知道它們將近滅絕，而且背

後促成這一切的，正是大道公。」 

 

  聽到「大道公」三字，我心頭一震。 

 

  我知道天上聖母與大道公間有些齟齬。俗話說「媽祖婆雨，大道公風」，便是在說兩位

神明之間的恩怨。雖然順妹跟我講過，民間傳說跟事實有些落差，但祂們確有嫌隙；所以一

聽到大道公，我不禁暗思這委託莫非不是針對金魅，而是大道公？ 

 

  「邵家的孩子，你知道金魅是怎樣的存在嗎？」天上聖母問。 

 



  「呃……據說是代人做工的妖怪，但以吃人為代價……大概就這樣。」 

 

  「如你所言。其實金魅吃人，聽來可怕，其身世卻十分可憐。在變成吃人的鬼怪前，她

本是一名㜁媒�，卻被主人虐死，死後繼續被主人利用。就算主人身故，她仍不得不服侍其

他供奉她的人。」 

 

  我沒聽過這傳說，原來金魅竟是人身所化？而且聽聖母口吻，彷彿同情金魅。這讓我五

味雜陳。畢竟高思宓老爺如今這般下場，可說是金魅所害。 

 

  「民間對金魅的需求多了，金魅忙不過來，便分化出其他的金魅……這並不罕見，你便

當成分靈來理解吧。這些分身雖同是金魅，但其力量都來自最初的金魅，這所有金魅的力量

源頭……便稱為『金魅祖』吧。」 

 

  原來如此。供奉金魅的人，據說遠至臺中，這麼大的範圍若只有一位金魅，也太為難

了。但神明間分靈進香之事尚可理解，這種情況也發生在鬼怪間？我忍不住問：「敢問媽祖

娘娘，金魅祖是如何化出其他金魅？若鬼怪都能做到此事，豈不嚴重？」 

 

  「確實，金魅分身與我等神明不同，金魅祖是將吃掉的死者化成金魅，但這些金魅並無

生前記憶，徒具生前的樣貌。」 

 

  祂說得輕描淡寫，我卻大驚失色，全身起了雞皮疙瘩。這太邪門了！果然金魅是邪惡的

鬼怪！但天上聖母溫柔地說：「邵家的孩子，我知你會驚怕，但請你理解。追根究底，一切

都源自凡人的貪婪。若無貪婪，怎會供奉金魅？若無這麼多人供奉，金魅又何需分身變化？

我同情金魅受人驅使的命運，故欲收服金魅祖，使之不再吃人，從被驅使的命運中解脫。」 

 

  祂的悲天憫人讓我羞愧，我低頭說：「原來如此……那娘娘找到金魅祖了嗎？」 

 

  「不，我來不及。大道公搶先了一步。大道公與我的看法不同，祂認為金魅這種魔物，

應當滅絕，只是金魅化身遍布臺灣，難以殺盡。但大道公不愧是大道公，竟想出一招毒計，

能夠確實消滅金魅。」 

 

  「大道公做了什麼？」我有些詫異，想不到天上聖母的反感竟如此露骨；但聽天上聖母

娓娓說起大道公的計策，更是讓我驚奇，因為大道公的手段，確實稱得上精密冷酷！ 

 

  據聖母所說，所有金魅的力量都來自金魅祖，若金魅祖不在了，祂們便會失去力量源

頭。但這永不會發生。金魅之所以難以殺盡，不是為數眾多，而是若金魅祖被消滅，剩下的

金魅中會自然出現一位新的金魅祖。既然金魅祖能創造出新的金魅，要將金魅殺盡一事便絕

無可能。 

 

  可是大道公從中找出了破綻。 

 

  祂在一番調查後，擒住了金魅祖，卻沒殺死祂，只是用仙術鎮壓，這讓所有金魅無法從

金魅祖那邊取得力量。失去源頭的金魅們漸漸衰亡，就算年年吃人，也無法彌補力量的流

失。但金魅祖未死，新的金魅祖無從產生，如此一來，大道公只需坐等，金魅終將死盡，之

後再處死金魅祖即可。 

 



  聽完以後，我不禁欽佩大道公，這辦法實在高明，但也令我膽寒。大道公以醫術、仙術

著名，給我仁心仁術的印象，未料面對妖魔，竟如此殘酷無情，直接視為病灶來摘除。 

 

  不過，說來慚愧，這事竟讓我有些高興。 

 

  因為，這表示高思宓大宅發生的這一連串事情，果然不是金魅所為！大家都冤枉高思宓

老爺了！ 

 

  「感謝娘娘指點。既然連娘娘都說金魅已不可能作祟，那高思宓大宅的事，就只能另有

原因了吧？」 

 

  「應是如此，但我擔心意外。」 

 

  「意外？」 

 

  「譬如說，金魅祖或許已被釋放。」 

 

  「咦？但大道公──」 

 

  「當然，若發生這種事，絕非大道公蓄意為之。我不知大道公將金魅祖囚於何處，無法

確認是否如此。即便問祂，祂也不會坦承。邵年堯，這就是我委託你調查的原因，若在大宅

裡作祟的確是金魅，我賜予你與順汝收服它的神通。而溫思敦的喪禮，正是接近大宅的好機

會。」 

 

  原來如此。我總算明白這份委託是怎麼回事了。 

 

  聖母與大道公處理金魅的立場上相左，但只要金魅祖在大道公手上，聖母便無可奈何。

如今，高思宓大宅出現金魅作祟，這若是大道公的失誤，聖母便能趁機收服金魅祖。因此對

祂來說，最好的結果就是高思宓大宅的怪事真是金魅所為。 

 

  雖然我不希望是金魅作祟，但就算是，也可能是不軌之徒利用金魅來對付高思宓老爺，

這自然要阻止。再怎麼不濟，至少我們能收服金魅，阻止金魅繼續造成危害，因此對我來

說，接受這份委託也有意義。當然，最好的情況，就是我們證明不是金魅所為，還高思宓老

爺清白。 

 

  會委託我，大概是因為在喪事上出席，名正言順，若順妹單獨前往，一來與高思宓老爺

關係淺薄，二來不識高思宓大宅裡的人，恐怕事倍功半。仔細想來，這不正是我為恩人高思

宓老爺做些什麼的機會嗎？要是推辭，將來恐怕只會留下愧疚與懊悔。 

 

  「弟子明白了。承蒙娘娘看得起，弟子自當照辦。」 

 

  「感謝你，邵家的孩子。」聖母微笑，朝我伸出手。忽然間，我感到身體暖烘烘的。這

是怎麼回事？正驚疑不定，聖母已向我說：「這是我暫時賜予你的力量，能令你看穿鬼神。

雖不如千里眼，但眼前之人是否妖魔所化，會是找出金魅的關鍵。」 

 

  原來如此，這就是神通力？感覺變得好清醒，彷彿被蒙蔽的感官一下子擦拭乾淨！我受



寵若驚，連忙躬身：「謝謝娘娘恩賜。」 

 

  「不，是我要多謝你們接受委託。你們退下吧，有事我會再讓順汝轉達。」 

 

  天上聖母一揮手，整個正殿微微晃動，一陣暖風襲來，所到之處都暗了下來，順妹也在

風裡化為淡淡輕煙。我連忙閉上眼，等著從夢中醒來，但過了片刻，意識仍未中斷，我不禁

偷偷睜開眼。 

 

  還是福佑宮的景色，只是一切暗淡許多。 

 

  這是怎麼回事？我慌了手腳。 

 

  「邵年堯，你別擔心。」聖母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有些話，我要私下問你，才將你留

下。」 

 

  我回過頭，聖母離我只有幾步之遙。祂看著我，神情已不若剛才這麼溫和，帶著微微發

寒的嚴肅。我感到害怕。祂到底要問什麼？為何不當著順妹的面問？或者該說，為何祂要特

地排除順妹？ 

 

  接著天上聖母開口，問了一個意料外的問題。 

 

 

 

  我醒來，發現自己睡相極差，被子翻落在地，全身是汗。忽然夢中記憶湧上，沿著背脊

流向全身，讓我彈了起來。天上聖母最後的話猶在耳邊，讓我顫抖，但那不是恐懼的顫抖，

而是興奮喜悅。 

 

  那究竟是事實還是幻夢？是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嗎？我摸著臉，像要確定自己身在何

處，結果手上都是汗水。真想立刻衝到福祐宮，擲筊詢問昨天的夢是不是真的，但我馬上想

到，該問的是另一個人。 

 

  我折好掉在地上的被子，離開房間時，大兄、大嫂已經起來，大嫂正在生火，我與大兄

打過招呼，開始準備廣春行的事務，卻一直心不在焉，惦記著夢境。等太陽照進街道，精神

奕奕地散發溫熱，我跟大兄前往廣春行。一到店內，我對著無人之處小聲說。 

 

  「順妹，你有聽見嗎？要是聽見的話，中午在老地方見。」 

 

  昨晚的夢是真是假，順妹一定清楚。要是真的，她肯定也想盡快與我討論。過去我們便

透過她的順風耳聯繫過，這些低語一定會傳到她耳中。我靜下心來，將精神放在廣春行的雜

務上。 

 

  但不行。完全無法專心。 

 

  光是「委託」的重量就讓我放不下，而且天上聖母顯聖帶給我的印象，也讓我有些在

意。 

 



  當然，身為凡夫俗子，我也沒認真想過天上聖母的形象，但聖母守護滬尾，在滬尾人心

中自是神聖不可侵犯，我也不例外。雖然，我也曾對聖母有疑問，不明白祂為何賜給順妹那

樣的人生？順妹的父親，某次出海後就沒回來，連屍體也沒有。為何不讓她過著平凡的生

活，反而在那次災難後，將神通賜給她？ 

 

  雖然，若順妹沒有神通，我也不會與她相遇，或許我該感謝聖母，但我還是無法釋懷。

昨天在夢裡，我沒問出口，一方面是不敢造次，另一方面……則是覺得祂也未必會吐露真

心。 

 

  這麼想也許有些不敬，但我覺得聖母有些城府。 

 

  這不是壞事，聖母日理萬機，心思當然要縝密，但意識到神明有著心機，仍帶給我很大

的震撼。坦白說，我有些不安。這個「委託」真的沒問題嗎？其中真的沒有什麼隱情

嗎……？ 

 

  不，既然已答應聖母，這些考量都是多餘的。 

 

  眼見差不多要午時，我便跟大兄說臨時有事，大兄唸了我幾句，我隨便應付過去，反正

身為次子，繼承家業的也不是我。來到公館口，我坐渡船到對岸的八里坌，還沒到對岸，便

已遠遠看到順妹身影。 

 

  她站在樹下，穿著昨天夢裡見到的衣服，像在驗證那場夢一樣。我恨不得快點到對岸

去。到了渡口，我頂著太陽，遠遠喊道：「順妹，有等很久嗎？」 

 

  少女搖搖頭，直到我走到她面前才笑著回應：「不會，也沒有很久。」 

 

  她看來像一朵花。這麼說真是俗氣至極，但拿花來比喻心儀的少女，實在貼切；無論是

她身上的香氣，或陽光透過樹影照在她細髮上反射的微光，就像早晨花瓣上的露珠。我過去

沒仔細看過女孩子，與順妹熟識之後，才知道女孩子身上有這麼多讓人心曠神怡的細節。在

她面前，我話都不會說了，有些結結巴巴： 

 

  「抱歉，因為只有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很難約一個具體的時間……要是我也有順風耳就

好了，那樣就可以一起討論，而且就算沒有面對面，我們也能說話……」 

 

  「阿兄你不會想要的。」 

 

  她很快地說。我忽然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但眼前的少女微微一笑，向我走了兩步：

「沒事啦，阿兄，我沒怪你。但順風耳沒這麼方便，有些事，就算不想聽也會聽到，就算不

想承擔，也不得不承擔。就算不是媽祖娘娘的使者……這不是好壞善惡的問題，但並不是讓

人變得輕鬆的力量。」 

 

  「我知道，抱歉。」我感到羞愧。她雖年幼，但這種事沒人比她更清楚，我無法想像那

背後的重量。我開玩笑轉移話題：「不過有點不公平不是嗎？你都知道我在做什麼，就算有

什麼事我不想讓你知道，也藏不住。」 

 

  「像是三天前，跟米市仔街的李阿姐聊得很開心的事嗎？」 



 

  「咦？你真的聽到了？」 

 

  「我是開玩笑啦，只是剛好經過看到。」順妹低頭：「就算是我，一直聽著阿兄的聲

音，想像你在我眼前，也會不好意思啊。」 

 

  我呆住了，接著滿臉通紅。天啊！她怎會這麼可愛？如果有人聽到「媽祖娘娘的使者」

這麼說話，肯定下巴都掉到地上了。這些話只有我聽過，某種粗野的喜悅將我給沖昏頭。順

妹見我沒說話，勾著我衣角，不敢看我：「這麼說太過份嗎？不該這麼說嗎？」 

 

  「不，當然不會！我很……其實……呃，總之，那個，很好。」我都語無倫次了。剛認

識順妹時，她不太能掌握與人交流的距離，因為身為「媽祖娘娘的使者」，她與崇敬她的人

有著隔閡。我們私下相處時，她有時會忽然說出驚人之語，然後問我能不能說。 

 

  真是惹人憐愛。 

 

  我們沿著河岸靜靜地走著。 

 

  我與「媽祖娘娘的使者」盧順汝，便是這樣的關係。坦白說，這不是受到祝福的關係，

我們就連見面，也不得不到離滬尾街有段距離的地方。雖然我不以這段關係為恥，但要讓人

知道我們的關係，是有風險的。 

 

  「順風耳」是救人的力量。當它屬於天上聖母，確實值得歌功頌德，但要是落入凡間

呢？它有沒有可能被用在救人以外的事情上？譬如說，能不能用來竊聽商業消息？我們有沒

有可能比別人更早知道物價變化？我們能不能知道不該知道的隱私？別說滬尾街上的居民，

阿爸就不太贊同。 

 

  「獨佔的力量」就是「權力」。能讓人尊敬，也能讓人恐懼。阿爸曾說，我就算不為自

己著想，也要為順妹著想。人們能敬她，就能怕她，那或許會毀了她。 

 

  我瞭解阿爸的意思，所以並未張揚。當然，這不是什麼瞞得住的秘密，但只要不直接承

認，也只是傳言。雖然我非順妹不娶，但現在，我們只能停在這種不上不下的關係。 

 

  我沒有向滬尾的三姑六婆們屈服的打算。我甚至想過，如果我們能一起離開滬尾，那不

是很棒嗎？順妹值得「平凡的幸福」，留在滬尾，她只有「媽祖娘娘的使者」這個身份，那

太殘忍了，如果我只滿足於現在的關係，就等於是將她一個人留在孤獨裡。 

 

  問題是，身為「媽祖娘娘的使者」，她能離開滬尾嗎？她願意離開嗎？ 

 

  河風帶著些海水的味道，從出海口襲來，我們沒有說話，只是走著，過了一會兒我才進

入正題：「順妹，我昨晚做了奇妙夢。那個夢是真的嗎？」 

 

  「嗯，是真的。嚇到你了？」 

 

  「一些些。」 

 



  「抱歉，沒先跟你說，我也是臨時知道……恐怕娘娘是因為高思宓老爺的事，見機不可

失，才這麼突然。」 

 

  「沒關係。倒是我擅自答應，你不會怪我吧？因為你沒說話，要是你不願意──」 

 

  「不，我知道阿兄無法接受高思宓老爺的下場。無論事情是不是金魅所為，都是一個機

會。我也想為阿兄做些什麼，所以當娘娘提起這個主意時，我還有點為阿兄你高興。」 

 

  我胸中一熱，她果然瞭解我。 

 

  「謝謝。聽你這麼說，無論調查結果如何都值得了。」我看著對面的滬尾。越過廣闊的

淡水河，高思宓家二層樓高的大宅正好聳立在半山，十分醒目。我淡淡笑著：「如果聖母都

不知道真相，我們也可能找不出什麼。順妹，就當趁機見識見識高思宓大宅如何？你還沒進

去過吧？」 

 

  「沒那個機會，記得聽阿兄說有進去過？」 

 

  「嗯，跟大兄去過幾次。可能是洋行事務都已移交給兒子處理，老人家有些無聊，常常

找人去家裡聊天。因為高思宓大宅在滬尾赫赫有名，我跟大兄都很興奮。」 

 

  「就算沒順風耳，高思宓大宅都是聲名遠播呢，想不知道都難，據說艋舺、大稻埕，甚

至新莊人都聽過高思宓大宅。」順妹微微一笑：「阿兄覺得如何？名符其實嗎？」 

 

  「說是不是名符其實……我沒去過領事宅邸，也無法證實啊！但輝煌氣派真是無話可

說，美輪美奐。」 

 

  如順妹所說，高思宓大宅本身就聲名遠播。這不是因為高思宓洋行特別成功或怎樣，而

是那棟大宅當真大手筆，一鳴驚人，轟動北臺灣──那棟建築，跟英國領事宅邸造型格局完

全一樣！同一個滬尾竟有兩棟一模一樣的房子，還象徵著身份及格調，難怪會一傳十、十傳

百了。 

 

  高思宓大宅約是九年前開始建造，還沒建成就已引起騷動。高思宓老爺跟歷任駐臺北領

事關係都很好，在領事宅邸尚未建成前，高思宓老爺便問建造的領事班德瑞能不能借聘同一

批建築師與工匠給他，讓他蓋一棟相同的房子，作為新居。班德瑞覺得有趣，居然答應了。

滬尾人聽說這事，都對高思宓將要落成的新屋引頸盼望，議論紛紛。雖然班德瑞一時興起說

好，但引發這樣的騷動，他也有些介懷，幸好高思宓老爺殷勤打點，在他離開臺灣前安撫了

他。 

 

  無論如何，這座領事宅邸的複製品，一口氣讓高思宓洋行變得人人皆知，而且跟英國領

事不同，高思宓老爺很歡迎臺灣人到宅子裡喝茶，這些都提高了高思宓老爺的聲望，那真是

高思宓家最輝煌的日子。 

 

  現在高思宓家的日暮西山，相形之下實在諷刺。 

 

  「順妹，有件事我不明白。」我說：「雖然娘娘說，等祂疑心金魅真的在高思宓大宅裡

已經太遲，但再怎麼說，既然有千里眼、順風耳，從現在開始打探也不算遲，為何要透過我



倆？」 

 

  「嗯……我問過娘娘。其實高思宓大宅現在處於很不好的情況，連千里眼、順風耳都無

法刺探。」 

 

  「什麼意思？」我大吃一驚。 

 

  「在高思宓老爺大去前，大宅便已充滿妖氣，連神仙都無法破解。千里眼、順風耳雖不

是完全無用，但所見所聞都十分破碎，派不上用場。我自己也試過，完全聽不見高思宓大宅

裡的聲音。」 

 

  「居然如此！這不就表示高思宓大宅真有金魅？」 

 

  「不，雖有妖氣，卻不一定有妖魔鬼怪。」 

 

  「怎麼會？妖氣不就有妖魔鬼怪散發出來的嗎？」 

 

  「不，不是的。通常是那樣沒錯，但高思宓大宅的妖氣，完全是『謠言』所造成；大家

相信有金魅作祟，這種念頭讓大宅變成某種篩子，將不好的東西留在裡面。娘娘說這種情況

很罕見，如果不是如此密集的作祟，妖氣不會如此強烈。但正是這樣的異數，才讓高思宓大

宅依附了如此濃烈的妖氣。」 

 

  我震驚到說不出話。從沒聽過這種事！這就是為何神明無可奈何的原因嗎？因為是凡人

的謠言所致，所以神明無法介入？看順妹的表情稀鬆平常，她平時就活在這種「常識」中

嗎？我半晌後才說：「那……所以那些妖氣完全跟金魅無關？高思宓大宅裡其實沒有金

魅？」 

 

  「不知道。因為那些妖氣，神明很難探究其中細節，或許有些鬼怪就潛伏在那些妖氣

中，甚至是跟金魅完全無關的鬼怪。」 

 

  太不可思議了。也就是說，作祟的也可能是金魅以外的鬼怪？那娘娘賜予的能力真能應

付這一切嗎？我不禁苦笑：「希望媽祖娘娘把一切都跟你說了。要是祂隱藏了什麼，我們不

知道，也許會遇上無法應付的危險。」 

 

  「阿兄不知情的，我想就只有這件。因為跟委託本身無關，娘娘才沒講吧。除此之

外……嗯，就只有這樣了。」 

 

  「嗯？怎麼了？」 

 

  雖然順妹說「只有這樣」，但看她的表情，必定是想到了什麼。少女搖搖頭，倚在我肩

膀上：「沒什麼，是跟我有關的事，跟阿兄沒關係。沒事的，雖然娘娘委託我們，但就要是

遇上危險，我們就避開，不完成也沒關係。」 

 

  「嗯，我也這麼想。」我點點頭。雖然好奇順妹想到什麼，但我不打算追問。能順暢地

說出心裡話，已是她努力一段期間的成果了，要是有什麼事她打算放在心裡沉澱，一定有她

的理由。 



 

  我要做的，只有支持她。 

 

  我摟著她的肩膀，感受她的溫度與氣息，心裡也安寧起來。真希望這一刻能停下。因為

未來是可怕、令人不安的。不只日本人，也不只高思宓老爺喪禮上將發生的事，還因為天上

聖母向我許諾了一個堪稱美好的可能。但那太過美好、太過炫目，讓我很想停在「觀望」的

那一刻。 

 

  昨晚夢裡，聖母將我留下，嚴肅地盤問我怎麼看待順妹。我與順妹的事，自然瞞不過聖

母。祂問了許多，簡直像丈母娘……不，或許真是如此吧，祂是真的關心順妹。祂問我為何

還不提親，我說出自己的顧慮，聖母似乎覺得那沒什麼大不了的。 

 

  「若是如此，邵年堯，待你調查金魅之事結束，我便親自為你作媒。」 

 

  「咦？」 

 

  「我會托夢給你們的雙親，促成這場婚事。到時你來福祐宮擲筊，你要幾個聖筊，我就

給你幾個。我會當著所有人的面成全你們。」 

 

  聖母的話令我激動不已，還有什麼比神明的擔保更有力？這麼一來，滬尾街上的人們也

不會有閒話了吧？不，或許還會被傳為佳話！當然，或許得找其他工作，若繼續在廣春行從

商，難免還有閒言閒語，但若不當商人，遠離利害關係，總沒問題了吧？這不是能簡單做到

的事，但反正家業由大兄繼承，為了順妹，我已經有一拼的覺悟。 

 

  現在，我將順妹摟在懷中，卻沒將聖母的允諾跟她說。因為那真的太過美好。美好的

事，在實現以前，都只是幻夢，所以我甚至沒有說出口的勇氣，只能期待那天真的會來。 

 

  「啪」。 

 

  就像被誰從後面拍了一下頭，我忍不住迅速轉頭，但背後沒人。我下意識地摸了後頸，

心知剛剛的刺痛感是我的主觀感受，但有什麼不對！這種感覺……對，就像昨晚夢裡，天上

聖母將祂的神通暫時借給我，那是超越平常五官的感受。這神通在提醒我，此時，此刻，有

某件很不對勁的事正在發生！ 

 

  然後我倒抽了一口涼氣。 

 

  就像吃到腐敗的東西時，全身的感受力，都會集中到口腔，進而想要嘔吐。現在也是，

我所有注意力都被集中到那份「反常」上。淡水河邊，有個洋人剛從渡船下來，他就是「反

常」的源頭。 

 

  陽光下，他有著淡褐色的頭髮，跟別的洋人沒什麼不同，但就算沒有神通帶來的超常感

官，他也很引人注目。 

 

  他臉上戴著一個奇妙的蒼白面具。 

 

  我看過洋人的面具，都花花綠綠的，這樣造型單調的蒼白面具從沒見過。但讓我在意的



不是面具的顏色，而是它本身……非常可怕！我越是細看，就越感到那個面具底下有什麼令

人反胃的東西，不停從面具的邊緣竄出，就像不斷抽搐的動物手腳，彷彿還有種惡臭逼

來…… 

 

  「怎麼了？」 

 

  順妹注意到我表情僵住，抬起頭問我。我回過神，連忙看向她，勉強微笑：「不，沒什

麼。」 

 

  我沒有騙她的打算，只是不想嚇她。我該怎麼解釋剛剛看到的東西？天上聖母的神通太

亂來了吧！如果接下來會不斷看到那種東西……不，這神通力只是暫時的，雖然那個洋人的

面具，顯然被什麼妖魔鬼怪給纏上，但與我無關。我只要處理金魅的事就好。我用力摟著順

妹，彷彿這樣抱住她，就能驅散心裡的不安。 

 

  接下來我們看著淡水河，沉默不語，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那裡，冷冰冰的。在回到滬尾

街前，我們誰都沒再開口。 


